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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大枪武艺“二十四势”技法复原与解读 

 
彭国强，杨建营5 

(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对历史遗留的珍贵武艺进行复原与解读是新时代赋予当代学者的研究重任，也是更

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要求。运用文献资料分析、实修体悟、

逻辑推理等方法，在对中华武术“势”之观念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前提下，展开对明代大枪武艺“二

十四势”的复原与解读。研究认为：(1)学界对“势”这一观念的认知是不全面的。(2)基于对历史

进程中“势”之议题的反思，将“势”之观念确立为“一体三层”的多维结构，“一体”即“势”

之本体，“三层”即“立下即是”基础层、“用而后成”中间层以及“摆以诱人”外延层，三层次

之势由内而外，层层推衍，共同构成势的完整结构。(3)围绕“一体三层”之势，可将明代大枪武

艺“二十四势”划分为“立下即是”类枪势、“用而后成”类枪势、“摆以诱人”类枪势。“立下即

是”类枪势分为备战持枪势和应战持枪势；“用而后成”类枪势分为“闪避+还扎”势与“革枪+
还扎”势；“摆以诱人”类枪势分为佯攻之诱、诈败之诱、守弱之诱以及惊取之诱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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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twenty-four Shi" for  
the Daqiang martial art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PENG Guoqiang，YANG Jiany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re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cious martial arts left by history is the research 

responsibility given to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better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practical practice and understanding,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e research mainly develops the resto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enty-four shi" of the Daqiang martial arts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premise of making a breakthrough and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shi"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perception on the concept of "potential" is 

partial and incomplete. (2)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issue of "potential"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concept of 

"potential" is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potential"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concept of "potential" is 

established as a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one body and three layers", where "one body" is the essence of 

"potential" and "three layers" are the "one" is the essence of "potential", and the "three layers" are the foundation 

layer of "the lower is", the middle layer of "use and then become", and the extension layer of "pose to entice". (3) 

Around the momentum of "one body and three layers", the "twenty-four shi" of the Ming dynasty martial arts are 

divided into the "stand down that is "class of Daqiang momentum". Among them, the "standing down is" class of 

Daqiang shi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shi of holding the Daqiang in preparation for battle and the posture of holding 

the Daqiang in response to battle; the "using and then becoming" class of Daqiang posture is divided into the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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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n becoming" class of Daqiang shi and the "using and then becoming" class of Daqiang shi", and type of Da 

qiang shi is divided into "dodge + return" shi and "leather Daqiang + return" posture; "set to lure" type of Daqiang 

shi is divided into the lure of feigning attack, the lure of fraudulent defeat. The "pose to lure" type of Daqiang shi is 

divided into the lure of feigning attack, the lure of fraudulent defeat, the lure of defending weakness and the lure of 

frightening. 

Keywords: martial arts；Daqiang martial arts；twenty-four shi；technique recovery；the Ming dynasty 

 

大枪作为中华武术器械的优秀代表，自古以来就

有“枪为诸器之王，以诸器遇枪立败也”[1]“二十年梨

花枪，天下无敌手”[2]193“世人尊枪为艺中之王，盖以

长技无逾于此”[3]等盛誉。纵览历史遗留与大枪武艺相

关的史料，以明代所存典籍最为完备与丰富。其中就

技法而言，又以“二十四势”枪势最为经典，不论是

立足“术”层面的凝练与总结，或是基于“道”层面

的战术建构，都具备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但正是

如此重要的大枪技法史料，却一直被学界忽视，鲜有

学者深究，相关书籍所载内容虽有理论阐述却无实践

操作指导，这给众多大枪武艺爱好者在阅读上带来一

定困难。基于此，以当下记载“二十四势”最为正统

的历史典籍《纪效新书》与《手臂录》为复原与解读

的参考依据，两本典籍互参互证，尽求最大程度立足

历史语境展现“二十四势”原貌。应注意的是，本研

究所引版本为马明达点校《纪效新书》以及孙国中点

校《手臂录》，因上述两个版本较为系统详细、认可度

较高，便于读者阅读，但其他版本的书籍亦在笔者考

察之列。除此之外，2021 年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十

四五”体育发展规划》[4](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加

强优秀传统体育项目保护利用和传承”“向世界阐释以

武术、围棋等传统体育项目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传统体育文化。”

大枪武艺作为传统武术中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

慧的特色传统体育，不仅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予以重视，

更需要研究者躬身对其相关技法进行挖掘、实践与整

理。《纪效新书》云：“器械不利，以卒予敌”。[2]192 意

思是说：器械的不完备，在古战场上会使士卒牺牲。

同样，在新时代背景下，如果忽视对大枪武艺中重要

技法的关注与研究，则无法真正从技艺的实践层面承

担起武术“保护、利用与传承”的重任。正是基于上

述深刻反思，笔者在“贵履实践”[5]的基础之上，以明

代大枪武艺“二十四势”技法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对

武学研究中富有深刻理论内涵的“势”观念进行突破

的前提下，展开对明代大枪“二十四势”技法的复原

与学理解读，以期为明代大枪武艺的挖掘与整理工作、

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复兴战略以及新时代长兵竞技对

抗运动的开展贡献些许力量。 

1  中华武术“势”之观念的体系建构 
就“势”本身的研究而言，虽在武术范围内有被

关注，但学界却普遍认为它如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

“道”与“理”一般，是一个既明确又含混的观念；

同时，大枪武艺“二十四势”中的“势”是否可以理

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势”？武术论域下的“势”是否

可融摄更加多维的阐释？上述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对

“二十四枪势”复原之前，进一步结合具体历史文献

史料以及大枪实践的身体经验进行考量。基于此，本

研究尝试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对历史进程中相关

“势”的研究争鸣进行系统性思考，二则是在思考的

基础之上结合吴殳《手臂录》中针对“势”的阐释[1]96

以及杨建营[6]提出的武术分层技术体系，尝试对新时代

背景下“势”这一观念进行学理建构。 

1.1  对历史进程中“势”之议题的思考 

历史进程中的大枪武艺主要活跃于战场与习练场

两种环境中，故置身历史境域下对“势”这一议题进

行考察之时便有意识以武学论域为主，以兵学论域、

文学论域为辅，对“势”的经典论述进行系统思考。

研究发现，历史进程中对“势”这一议题的研究争鸣

大体可归结为以下 3 类。 

第 1 类观点主要以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代表，

认为“势”是身体基本技术动作的姿势，是武术拳法

中用身体基础动作展现出的一种基本武术形象，其与

“理、法”共同构成武术攻防技击的表层含义[7]。同时，

就操作层面而言，还是“形、神、气、节”四维合一

的联结，是促进身体内外层面协调运动的控制器[8]。在

习武演练过程中通过基本的“架势”实现武术的结构

之力、逻辑之力、生命之力、表达之力，体现一种美

学之道与生命规律[9]，最终在武术演练过程中完成对

“知几达本、感而遂通、明理求象、持中守成、乘时

因势、神而明之”的智慧身体表达[10]。而围绕武术实

践层面，这种“势”也是直接对抗类技术初步练习的

主体部分，具有基础、简单且有效的特点。例如，“擎

枪作势，飞身向前戳去”[2]93“被我连打，势不得起”[2]250；

再如，有学者针对技击能力培养提出以“立足单势”

为学习的前提，在对抗过程中突出技击能力的培养，

进而实现对习练群体的精神培育[11]。综上可知，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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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套路演练视角，其更多是强调“架势”的优美及劲

力的流畅；而以对抗视角，则在更大程度上关注武术

“招式”“技法”的基础作用以及直接应用。但无论从

套路演练的视角还是从技击对抗的视角阐发，对于第

1 类“势”的理解从根本上而言都是集中在身体表达

的直接性，技术要求的基础性、简约性上。概言之，

第一类观点认为“势”主要是武术习练过程中一种身体

姿势的表达或对抗过程中简洁技法的应用。 

“理有固然，势无必至”[12]，除第 1 类基础性、

简约性的“势”之外，第 2 类观点则认为“势”应将

客观环境影响纳入进去。例如，“夫情致异区，文变殊

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

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13]中的“即

体成势”；“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

时”[14]中的“待时乘势”；“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

道也；可否者，事也，事所成者，势也”[15]中的“顺

理成势”。可见“势”非空无所依，而有所乘也，也即

要根据现实环境(时机、对手反应等因素)做出相应的

改变与选择，上述讨论虽圄于文学论域之下，但却直

指“势”之另一维度。具体到武学领域中则可理解为：

在对抗过程中根据对方的进攻而选择合适的应对策

略。这种客观变化(相对于主体以外都为客体)是一种

动态的互动。如果说第 1 种“势”的观点集中于程式

性动作，那么第 2 种则更多趋向于走势、态势，强调

的是一种运动状态[16]以及将单一的进攻或防守转变为

攻防兼备对抗活动。 

在前述注重客体的“即体成势”基础上，第 3 类

“势”则更进一步将行为中的活动主体融摄进去，其

认为“势”不仅是基础性、简约性以及“因体而作”

的实践，更是需要身处具体场域中的主体通过“自发

性”的实践意识实现设定的目标。同时，该行为实现

“从无到有”的过程大体遵循以下发生路径。首先，

“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17]，知

其势而躬其身，实乃天下之事所成之大要，故第一步

应为“知势”，这是前提与基础；同时，“吾所为言势

者，言人之所设也”[18]，也即在“知势”的前提下，

要学会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主动“造势”，如此可引诱对

方入我之“势”；“造势”之后进一步“乘所造之势”，

也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

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这里的“任势”

即是“乘势”；最后实现“夫地利胜天时，巧举胜地利，

势胜人”[19]所描述的“胜势”，进而达到以势佐外，因

势制权，求取机变，赢得胜利。具体到大枪武艺的对

抗中，持枪主体故意露出破绽，制造可被攻击的空隙，

引诱对方扎枪；在对方扎枪之时我已早做好革枪(革开

对方枪器，以下皆同)准备，只需待对方戳枪势尽之后

革枪即可。可见，第 3 类所描述之“势”不仅与现实

场景中行动的客观主体相联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纳

入主体的思维意识与战术思想，从主体出发，进而实

现“知势—造势—乘势—胜势”的四维向度串联、展

现出知势而为、逆势而上、应势而动的中国传统哲学

思维智慧。 

1.2  “势”之观念的重新确立 

不同学者对“势”的理解是不同的，产生这种思

维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研究者站的角度不同。例如，

有的研究者专攻武术套路，那么其观察“势”之观念

的视角就会无意立足于姿势、招式以及型法层面；文

学论域下则更多关注的是场景之中客体的变化以及因

体成势的可能；军事武艺出身则会直接考虑“势”与

兵法相融，进而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历史

背景下的“势”之观念虽丰富，但相关研究却偏于一

隅，重“偏势”而略“全势”。因此，为更好展现“势”

之全貌以及为明代“二十四枪势”的复原奠定理论基

础，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根据吴殳在《手臂

录》提到的“立下即是”“用而后成”以及“摆以诱人”

三语[1]96(吴殳虽提及但并未对其展开论述与解读)，将

“势”这一观念重新确立为“一体三层”的多维结构，

即“势”是由 3 个层次构成，分别为基础层的“立下

即是”之势、中间层的“用而后成”之势以及延伸层

的“摆以诱人”之势。三层次之“势”犹如一颗石子

在水中激起的层层涟漪，由内而外、层层递进、相互

联结、彼此关系，共同构成“势”这一集合性的完整

观念。 

具体而言，“立下即是”是“势”的最内层，可对

应于第 1 类观点，即专指那些简洁性、直接性以及基

础性的武术动作，就某种程度而言可等同于武术之中

那些可直接应用、不包含战术思想的“招式”。例如，

拳法中的直、勾、摆三拳，腿法中的正、侧、后踢以

及长短兵竞技项目中的“前刺”招式。“用而后成”对

应于第 2 类观点，即武术中的“反应类”招式。例如，

双人对抗中先格挡或者闪避对方攻击之后，再出招攻

击对方的这个过程中“格挡/闪避+攻击”所形成的连

环便是“用而后成”，即此类“势”不具有直接攻击行

为，更多体现的是“军争之难看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以知迂直之计

者也”[20]，也即《孙子兵法》所言的“后发制人”。第

3 类“摆以诱人”在前述两层基础之上增加对抗中战

术思维和格斗意识的应用，这种“势”要求攻击方具

备主动态势，思维跳跃灵活，在对抗中主动应用各种

战术思想尽可能调动对方的行为，采取“先诱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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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请君入瓮”，进而击败对方。这一层面的“势”

之思想内核与杨建营[6]在武术技法分层研究中针对第

3 层技法提出的以逆向思维为特点追求技击之道相契

合，是一种传统哲学智慧、兵学思想与武术技击对抗

行为的深度融合。 

应注意的是，以上针对“势”这一观念确立的“一

体三维”之三重诠释，并非以西方形式逻辑中非此即

彼式的直线思维理念将各层次中的“势”割裂开来，

相反是以一种“整体一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进行

统摄，三层次中的“势”相互关系、彼此联结、层层

递进，共同构成新时代武学研究中“势”的整体观念。

实际上，学界所存的任何分类方法都存在这样或者那

样的缺陷，正如有学者指出：““势”作为综合的存在

形态，既无法仅仅通过单一的认识环节加以把握，也

难以在不同认识环节彼此相分的形态下得到展现，唯

有当不同的认识之维以“势”做为共同指向而相互关

联之时，“势”的整体形态才能被揭示和敞开”[21]。因

此，明晰事物分层、分类研究并非最终目的，其最终

指向是为更好地认识事物内在机理与结构。如此，对

于“势”的理解也会从单维走向多维，从非此即彼走

向融合贯一。 

 

2  大枪武艺“二十四势”的复原与解读 
2.1  “立下即是”类枪势复原与解读 

“立下即是”类枪势主要指二十四势中基础性、

简单性以及可直接使用的枪术势法，为其他枪势之

“元”。主要包括：夜叉探海势、指南针势、四夷宾服

势以及十面埋伏势四势(见图 1)。其中，夜叉探海势为

行军持枪势，也即备战型枪势，其余三势为应战型持

枪势，分别对应于上、中、下 3 个方位，是二十四势

枪法中的开首三势，也是最为基础性、简单性以及可

直接应用的枪势。 

 
从左到右依此为：夜叉探海势、指南针势、 

四夷宾服势、十面埋伏势 

图 1  “立下即是”类枪势 

 

1)备战型持枪势。 

(1)夜叉探海势。该势名曰“行立看守”之法，主

要用于行军过程中的站岗与巡逻。为更好理解这一枪

势，还要回到明代对大枪制式的记录中去，吴殳在《手

臂录》中曾对大枪的制式做过记录：“(大枪)最轻不可

下五斤”(换算成现在的单位，约 3 千克)“以九尺七

寸为定式，战场、游场借用此器”(换算成现在的单位，

约 3.1 米)，可见，游场中的大枪最短都为 3 米，最轻

为 6 斤。战场中为凸显大枪“一寸长一寸强”的优势，

以及为与相关战阵兵器进行配合增加威力，其长度必

然会更长一些。由此而言，要一个士兵在巡逻站岗之

时长时间以战场对峙的持枪势拿枪，必然会消耗体力；

反之，如果将枪竖起携带，在遇到敌情之时，又不能

及时变为对敌的持枪势。正是出于上述两方面考虑，

夜叉探海势采取腋下持枪的方式。一方面士兵能够减

轻在巡逻之时枪式本身带来的负重压力，另一方面在

敌情突发之时又能随时变势以应对。这也是夜叉探海

势为何为“持枪行立看守之法。遇敌变势，随机应用，

无不中节”的原因。当然，通过夜叉探海势亦可在一

定程度上窥探为何明代所绘大枪“二十四势”中持枪

者多采用“漏把”姿势，这与明代大枪的制式风格有

着密切联系。概言之，夜叉探海势是为了方便战斗与

行进而采用的腋下持枪的姿势，是“行军”采用的持

枪势，是二十四枪势中的基本持枪势。 

2)应战型持枪势。 

(1)指南针势。《纪效新书》云：“乃上平枪法，其

类近乎中平，而着数不离六合之变。用心演练，二十

四势可破其半。”[2]205 指南针势为基础持枪势中的上平

枪，其用法与中平枪(四夷宾服势)很相似，都是注重

变化的枪法，只不过该势持枪位置在腰部以上。同时，

根据吴殳所言该势“大抵短降长，枪头宜高”可知，

一般短枪多用此势，且持枪时枪头宜微微抬高。这样

做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戳击敌

人上半身时被动与敌人形成“×”字形枪器交叉，进

而利于我方攻击；同时，采用此势高平持枪可有效在

对敌之初就实现对我方上半身的防御，进而逼迫敌方

在攻击之时只能进攻我方下部，而此时我只需将枪头

随时放下或变化成其他枪势防御即可。可见该势可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压缩敌方攻击范围、封锁敌方扎枪方

位的目的。概言之，该势是基础持枪势中的上平枪，

变化方式与中平枪类似，持枪目的主要在于压缩敌方

攻击面积。 

(2)四夷宾服势。古诀云：“乃中平枪法，作二十

四势之元，为六和之主。”[2]204 从古诀可知，该势是二

十四势最为基础的枪势，也是其他枪势变化的源头之

势。就持枪方式而言，该枪为中平枪，即持枪于腰间，

枪器需与地面平行且“枪尖在左，开前门”[1]94。应注

意的是，该势的“枪尖在左”与边拦势中的“里把门”

并非具有相同意义，该势枪尖在左的同时，枪器平行

于地面，而边拦势则是枪头有斜向下之意，有战术思

维的融入。就攻防角度而言，四夷宾服势中平持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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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方很难与我方枪器形成有效“×”字形接触点，进

而难以革开我枪，利于我方“贴杆深入”；就身法而言，

此势实现我方枪尖、脚尖以及鼻尖的三尖相照，利于

我枪戳革发力。同时，枪器在腰间中平位置可兼顾上

下左右方位来枪，且其后续变化丰富。正是基于此，

在大枪对抗中此势被认为是“枪中之王”且妙变无穷。 

(3)十面埋伏势。该势“乃下平枪法，门户紧于上

平，机巧不下中式，精于此者诸势可降服”[2]206。该势

为下平枪，为遇敌持枪之势，可直接发枪戳敌。就技

法细节而言，十面埋伏势持枪者的枪器高度要低于四

夷宾服势，即要位于其正下方与其形成同一垂直面，

并尽量缩短与敌方枪器的垂直距离，进而压缩敌方革

枪发力的空间。如此一来，中平枪很难革开我方枪器，

但我方却可以很容易从中平枪下发扎(扎击敌方)，这

正是吴殳在《手臂录》一书所言“子午枪”。同时，此

势的变化以及技巧也并未因位置的变化而减少，相反，

我方枪器置于敌方枪器下方，给敌方造成更大进攻威

胁。正如程宗猷所言：“彼立中平，我即立此势，以枪

入彼枪下，可拿即拿，可拦即拦，革开发戳，彼不能

守待矣。”[1]96 可见，此势破中平枪，是“立下即是”

枪势中相当有进攻威胁的枪势。 

概言之，备战型枪势与应战型枪势是“二十四势”

中典型的“立下即是”类枪法，虽势法简单直接，但

却是二十四势中最为基础且很重要的枪势，能在备战

以及应战两种状态下给敌方造成态势上的威胁。换言

之，也正是其简约性的持枪姿势决定了其后续枪势变

化的多端，同时，后文所阐述的“用而后成”以及“摆

以诱人”中很多势都是由上述四势变化而来。 

2.2  “用而后成”类枪势复原与解读 

如前述所言，“用而后成”之势具体到“二十四势”

枪法主要指在对抗过程中主体持枪者实现对客体进攻

者的“后发制人”。具体而言，即我方没有主动戳枪，

而是待对方戳枪而来时，采取闪避或者革开对方来枪

之法，并在对方枪势几尽之时还扎。在大枪竞技对抗

过程中采用“闪避/革枪+还扎”的化解思路所形成的

枪势即为“用而后成”之势，即先应客体而动，后还

扎以成。按上述逻辑，“二十四势”中符合“用而后成”

之势思想的的枪势可分为两种。第 1 类为“闪避+还扎”，

如苍龙摆尾势、骑龙势、泰山压卵势；第 2 类为“革枪

+还扎”，如伏虎势、铺地锦势、抱琵琶势、推山塞海

势、鹞子扑鹌鹑势、滴水势、美人纫针势(见图 2)。

 

 
  第 1 排从左到右：苍龙摆尾势、骑龙势、泰山压卵势、伏虎势、铺地锦势 

第 2 排从左到右：抱琵琶势、推山塞海势、鹞子扑鹌鹑势、滴水势、美人纫针势 

图 2  “用而后成”类枪势 

 

1)“闪避+还扎”势。 

(1)苍龙摆尾势。该势“乃掤退救护之法，雷转风

回，惊破梨花闪赚”[22]。该势从技法应用角度看应是

“救护之法”，即在敌方来枪之时，我不革枪或因形势

紧急无法做出革枪动作而选择先避其锋芒，待对方枪

势进尽之时再以枪还扎。依照《手臂录》对该势的记

载看[1]97，该势闪避敌方来枪之时在身法上有两种区别，

具体选择哪一种身法闪避，要依照对方扎枪的深度。

如果对方扎枪过深，我可采用“身大倒后”(身体大幅

度后倾)；如果不深，则“身不大倒后”。同时，在闪

避过后即刻“雷转风回”以还扎。一般而言，因此势

枪圈阔大，故其多用来应对敌方的闪赚枪法(枪圈紧

小、紧密)，也即“身大倒后，胸着右膝，以避螣蛇梨

花”(枪法中的多次串扎技法，作者另有专文论述)，

除此之外，可“身不大倒后，则踮步进敌”。应注意的

是，该枪势因身体后倾，故前膝有所暴露，在应用此

势之时，要注意还扎的速度以及对我方膝关节部位的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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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骑龙势。该势为“拗步枪法”[1]100(出枪与脚步

同边)，乃二十四势枪法中攻击距离最远的枪势。同时，

该势也是其他枪势变化的杀势(戳枪势)。就戳枪距离

而言，此势并非定步戳枪，而是跨步戳枪，跨步可分

为斜跨步与侧跨步，手上戳枪加脚下跨步，故其戳枪

距离最远；就其技法而言，即跨步闪避而后戳枪发扎；

就应用层面而言，其与苍龙摆尾势有异曲同工之妙。

苍龙摆尾势采用身体后倾闪避发扎，而此势则是左右

跨步闪避发扎，其都应用于躲避敌方手法紧密的戳枪，

从而在前后左右之间，形成“摆尾”与“骑龙”，由此

也可观其命名十分生动形象。 

(3)泰山压卵势。该势是很多学者以及民间拳师困

惑之势，因为从枪势图看，此势枪头指向天空正上方，

按照正常的逻辑其不具备任何技击思想，但经过笔者

对其进行技法复原后发现，该势在实际应用中并非一

定要将枪垂直举起，在这里枪势图之所以绘画如此，

是为了更好地让读者理解该势是蓄势“劈打”“劈压”

敌方枪器之意。其虽列为枪势，但实际是吸收了棍法

的劈打类技巧，正如吴殳所言“朝天、压卵，今峨眉

绝不言之，盖棍法耳”[1]116。之所以将此势纳入进大枪

“二十四势”，可能因自古就有“兼枪带棍”之说。同

时，通过枪势图中持该势的士兵“身中变异(前脚抬

起)，任他埋伏地蛇冲”可知，其目的在于闪避敌方的

地蛇枪(铺地锦势)。同时结合古诀所云：“乃鹰捉兔之

法。”[1]116(老鹰从上往下捉兔)因此，该势可完整理解为：

在闪避敌方地蛇类来枪的同时，从上往下劈打开对方

枪器，扎枪。 

2)“革枪+还扎”势。 

(1)伏虎势。此势“乃六封枪法，斜倒硬上如风”[2]223，

故伏虎势枪头应在左，同时根据《手臂录》记载：“铁

牛”打来，我进后足于圈外，定其股使不能起，是为

“伏虎”之正用[1]112，“骑龙”与此大意相同，但“骑

龙”脚步大，两手托满，不虚灵[1]112。依此可大致判断

伏虎势是可以克制铁牛耕地势的，且其步法与骑龙步

类似，但比其更加灵活。具体而言，铁牛耕地势类似

于棍法的上下劈打(下文有论述)，因此，在敌方用铁

牛耕地势之时，我则进后足于侧方(我方圈外)革开对

方来枪，并直刺其前膝，这是伏虎势的技术应用。同

时，又由“伏虎枪地蛇枪破”[1]106 可知，地蛇枪克制伏

虎枪，而地蛇枪即铺地锦势，该势为贴近地面方式的

戳枪，由此可判断伏虎势革枪时，其枪头的位置应不

会放很低，故这也是为何其无法革开地蛇枪的原因。

进一步分析“夫伏虎枪是左海马，必以地蛇脱之”[1]106

可知，既然伏虎枪为左海马，那么其手法应与“海马

奔潮”(见滴水势解读部分)类似，即持枪后手多高举

于头顶。综上，结合枪势图将伏虎势的技法复原为：

持枪势，枪头在左，敌方戳枪进，我方向圈外移步，

同时后手架起革枪，革枪毕立即戳枪。 

(2)铺地锦势。在对伏虎势进行复原的基础之上，

铺地锦势的具体概貌亦逐渐向我们展示开来。《纪效新

书》云：“乃地蛇枪法，起手披挨急刺，高来直擦难饶，

若他滴水纫针穿，苏法死中反活。”[2]211 由此可知，铺

地锦势即地蛇枪，该枪势受制于滴水势以及美人纫针

势。同时，又由《手臂录》中“‘白牛’放下手蹲坐即

此势”[1]106(白牛转角即抱琵琶势，见抱琵琶势)可分析，

该势的持枪势应将枪器放置极低；进一步由“冲斗此

势用偷步进，即鸭踏步也”[1]106 可知，该枪势应用步法

为鸭踏步，即蹲身盖步前进；最后根据“此势革枪只

用‘摩旗’手法，故曰披挨直擦”[1]106 可知，该势手法

并非“转阴阳”，而是用身体带动我方枪器以“摩旗”

(见太公钓鱼势详解)手法革枪。结合枪势图，依据上

述分析，可将铺地锦势复原为：此势为鸭踏步蹲坐下

平持枪，在敌方戳枪来时，我依靠摩旗手法革枪，随

后戳枪。 

(3)抱琵琶势。该势“乃白牛转角枪法，非在场可

立之势，但向急枪时有所用之”[2]217。所谓“抱琵琶”

即持枪的姿势像抱着琵琶一样，两个胳膊前后紧贴双

肋，在敌方来枪之时我并非手转阴阳革枪，而是采取

身体转动带动持枪手整体转动革枪。这种革枪方式就

像白牛扭动其犄角一样靠身体带动，而非单个部位运

动。如古诀所言，该枪势并非“在场可立之势”，因为

其两手臂贴肋，无法实现灵活转动手腕革枪，故在场

“不可立”(不实用)。因此，该枪势主要作为“急枪

所用之”，即当对方革枪较猛，来枪较急之时，我方无

法及时做出革枪动作，这时可以采取收缩持枪两臂贴

近身体肋部，转动身体带动手臂革枪，以达应急之效。

采用此种方式革枪，一旦有效隔开敌方，敌方枪器必

然大开(身体的转动在革枪动作中得到极大放大)，后

续便可以使用青龙献爪势等远距离攻击方式进行反

击。同时，又由古诀“(该势)手法放尽即是‘撩’，蹲

坐即‘埋伏势’，放下手即是地蛇枪”[1]102 可知，此势

在“二十四势”中也是转换比较丰富的枪势。 

(4)推山塞海势。古诀云：“乃护膝枪法，高来摇

旗挨捉，低来铁扫颠提，中来如箭有虚真，可用铁牛

耕地。”[2]224 其中“高来摇旗挨捉”即是以摩旗手法革

枪。同时，结合图示可对该法进行复原：护膝枪法持

枪势为后手在前膝处持握枪根，身体微坐；如敌方扎

来高枪我则用摩旗手法革枪，扎来低枪则采用颠提手

法革枪(后手持握枪根提高)，中来扎枪则变换为铁牛

耕地势劈打，上述 3 个方位革枪之后都加以还扎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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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革枪方式讲，该势变化性较大，该势的摩旗手法革

枪与明代单刀革枪极为类似，在理解该势时可结合单

刀中左右定膝势[23]加以理解。具体而言，单刀定膝势

革枪亦是采用此类身法持刀，敌枪扎来，我变为低看

势，这个革枪过程主要是利用身体的转动带动单刀进

步或退步革枪。可以说，推山塞海势与单刀手法中定

膝势有异曲同工之妙。 

(5)鹞子扑鹌鹑势。古诀云：“乃拨草寻蛇枪法，

高接虽用缠拿，逢中披擦直过。倘他绷退还枪，滚手

中平一剁。”[2]225 上述古诀阐明该势的实践场景以及具

体用法。首先，该势是拨草寻蛇枪法，何谓“拨草寻

蛇”？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即用枪拨开地面上的杂草

来寻找蛇，而根据《少林棍》中“左右拿看八字行，

此言即拨草”一语以及《手臂录》中“不进右足八字

打者，拨草寻蛇也”[1]109 可知，“拨草寻蛇”即按照“八”

字的形状左右挥舞。同时，又根据“逢中披擦直过”[1]109

一语可判定，该势革枪应该是摩旗手法。故结合上述

古诀，将该势复原为：当对方高平枪扎来之时，我先

用缠枪泄其劲力，后用拿枪封其劲路；中平来枪之时，

我则按照“八”字形的运动轨迹运用摩旗手法实现左

右革枪。而当对方想退枪逃跑之时我则枪杆转阴阳的

同时向下劈打敌枪，最后戳枪。 

(6)滴水势、美人纫针势。此二势都为“尽头枪”，

即革枪时枪头贴近地面。除此之外，这两势在革枪手

法以及应用技巧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且二势都是当前

民间拳师应用最多的两势，故将其置于一起解读与复

原。首先，滴水势“乃是颠提之法，顺手凤点头”[2]214。

其中，颠提技法即枪圈阔大的革枪方式，“凤点头”又

名“蜻蜓点水”，是以枪尖点扎敌手的扎法。同时，按

照《手臂录》所载“此势后手阳仰过头，后踮步于圈

里进，枪头‘提’至彼前手，即胜”[1]99 可知，此势完

整的应用过程即以颠提之法革枪，同时踮步抢进，革

枪完毕后扎对方前手。同时，滴水势和跨剑势可相互

组合，“滴水和跨剑，即海马奔潮”[1]99，也即滴水势革

枪完毕之后，再用跨剑势从圈外扎枪。美人纫针势革

枪手法与滴水势相同，都采用“后手卷而阳，前手覆

而阴”，不同之处在于滴水势“后手阳仰过头”，幅度

较大，而美人纫针势后手只需“后手卷而阳，在右肋

下”[1]101 即可，两枪势都克制地蛇枪(铺地锦势)。当然，

除了上述手法不同之外，在革枪点位上亦有区别，滴

水势用于革圈外地蛇枪，美人纫针势则是用于革圈里，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滴水势在革枪之时需要将后手枪

把高过头顶，其目的在于增加枪头活动半径，从而利

于其从圈外革开敌方所来地蛇枪。 

2.3  “摆以诱人”类枪势复原与解读 

先诱后击，乃兵法之道。“摆以诱人”类枪势与前

述两类枪势相比较而言，其最大的特点便是“诱”字，

也即在招式、型法之间注入了格斗意识与战术思想。

如果说“用而后成”类枪势讲究的是应客体而变，那

么“摆以诱人”类枪势则更加注重从主体出发，诱导

客体进入我方陷阱，而后击溃对方。具体到研究所对

应的枪势中，“诱”之战术思想主要表现在 4 个方面，

即佯攻之诱、诈败之诱、守弱之诱、惊取之诱。佯攻

之诱的枪势包括灵猫捉鼠势、闯鸿门势、太公钓鱼势；

诈败之诱的枪势包括青龙献爪势、白猿拖刀势；守弱

之诱枪势包括边拦势、跨剑势、铁翻竿势；惊取之诱

的枪势主要包括朝天势、铁牛耕地势(见图 3)。 

 

 

 

第 1 排从左到右：灵猫捉鼠势、闯鸿门势、太公钓鱼势、青龙献爪势、白猿拖刀势 

第 2 排从左到右：边拦势、跨剑势、铁翻竿势、朝天势、铁牛耕地势 

图 3  “摆以诱人”类枪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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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佯攻之诱。 

(1)灵猫捉鼠势。灵猫捉鼠，猫在灵活，鼠在谨慎，

如何发挥猫之灵性，“诱鼠出洞”乃此势之秘钥。正如

古诀云：“(此势)乃无中生有枪法，进步虚下扑缠，赚

伊动使梨花，遇压挑天冲打。”[2]218“无中生有”即指

敌方像老鼠一样谨慎，防守十分严固，不漏破绽给我，

我需要发挥自我的主动性调动敌方，诱其出破绽。采

取的方法有“进步虚下扑缠”，即前脚进步后脚跟步，

微微向下劈打敌枪佯攻(此时要尽量给对方造成我想

劈打之感觉)。此时观察敌方反应，如果敌枪不顾我方

劈打，想快速迎枪扎我，我则使用缠拦或者缠拿革敌

方枪；如果敌方此时试图革枪，我则使用圈串手法(赚

伊动使梨花)，绕开敌枪发扎；如果敌方换枪位横压我

枪，我则先挑枪后劈打。我方之所以能够应敌而变，

在于已经提前有所预设，故可灵活根据对方的变化而

选择大枪进攻形态。如上所述，该势一般用于对抗十

分谨慎的敌人，其要点既在于我方向下劈打的佯攻态

势，也要像猫捉鼠一样灵而不滞，如此才能真正调动

起如“鼠”一般谨慎的敌方。 

(2)闯鸿门势。据《纪效新书》记载“(此势)乃抛

梭枪法，身随枪进，闪坐剁拦，捉攻硬上，经曰六直，

妙在其中”[2]222 可知，此势主要采用抛梭手法，也即持

枪之手要如同织布机的梭子一样来来回回佯装刺击、

试探、引诱敌方，在试探过程中要注意身体随枪而行，

步步逼近敌方不要脱节，在到达戳枪的最佳距离时，

才采取“闪坐剁拦，捉攻硬上”的方式攻击敌方。就

技术细节而言，在整个枪势应用过程中要做到枪头、

枪根、前肩、后肩、前脚、后脚皆在一个水平面，即

六直[1]140。如此，敌方便很难革枪近身，这是该势身法

妙处所在。进一步深析，根据记载该势的后半段文字

“故用长以短，节节险嫩，就近身尺余，法便不老，

彼见我长，安心欲使我进深无用，我忽节节短来，彼

乃智屈心违，仓促使彼对我不及。此用长之妙诀。万

古之秘论也”[2]222 可知，该势在“抛梭”过程中主要依

靠“用长以短”实现势险，进而将敌方笼罩在危险的

境遇下，促使其感到“智屈心违”而不知所措。应注

意的是，上述的“节短”“用长以短”并非将长枪缩短

为短枪，而是指用枪刺探的往复距离要短(要像梭子一

样来回将枪在敌前试探)，不要草率“孤注一枪”深进

敌方，如此才能保证我方枪势“险嫩不老”，不被敌方

有空隙可乘。笔者在现实对抗环境中发现，当对抗中

一方采取上述“用长以短”的抛梭枪法之时，另一方

往往在心理层面会感到害怕而不知所为。其原因在于：

在敌方的反复佯攻试探下，被“势险”笼罩的一方很

难判断对方真实意图，故不敢贸然出击(如同身在鸿门

宴中，提心吊胆)，而在反复之间，一方不断压进，另

一方便很难抵挡住。同时，对于该势的理解还可与太

极拳中的拔根技法相较：在敌方被我方拔根而起之时，

对方往往因恐惧而不知所为，这时正是我方攻击的好

时机。具体到该枪势中则是通过“抛梭手法”佯攻造

势，诱敌误判，最后实现成功戳枪。 

(3)太公钓鱼势。该势“乃摩旗枪法，诸势可敌，

轻挨缓捉，顺敌提拿，进退如风，刚柔得体”[2]226。如

果说闯鸿门势是在前后方向实现佯攻之诱，那么太公

钓鱼势则是专注于左右方向上的佯攻之诱。如上述古

诀所云，该势是采用摩旗手法革枪或者诱敌，即两手

在拿、拦之时不转手腕，而是采取像挥舞旗杆一样呈

“八”字形(亦作“人”字形)的手法。具体到本枪势

中，更多则是采用该手法在敌方枪杆两侧来回挥舞试

探、引诱敌方革枪，一旦敌方上当，我方则既可“轻

挨缓捉”又可“顺敌提拿”，应注意的是左右挥枪虽不

转腕，但其枪圈同样不应太大，太大则会影响我方革

枪与戳枪的速度。前述“用而后成”类枪势中铺地锦

势、推山塞海势以及鹞子扑鹌鹑势在革枪中均有用到

这种手法。不同的是，此势不仅将该手法用于革枪，

且将其用在诱敌之上，实现诱敌与革枪的合一。除此

之外，该势还是一种十分典型的防御姿势，即该势持

枪之时便将枪头轻微抬起，这样不管敌方在中平方位

如何攻击我方，都会直接与我枪实现“×”字型交叉，

省却了我方在革枪之时建立革枪交点的抬枪动作，故

而利于我方直接做动作防御，这也是为何吴殳在《手

臂录》中言该势“进退如风，刚柔得体”[1]103 之原因所

在，实乃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也。 

2)诈败之诱。 

(1)青龙献爪势。该势是二十四枪势中被民间以及

学界认知范围最广的一势，亦多称其为单杀手。按《手

臂录》[1]98 言，将其技术要点复原为：扎枪之时后手必

须深至前手前，前手同时置于后手之下。这样做是为了

扩大扎枪的距离，同时在扩大扎枪距离时又时刻警惕

“尤或救不及，前手洒向后过也”(扎枪过“老”)。因

此，在用此势之时，既要“十二分硬枪，一发透壁”[1]42，

又不能“手太猛，足不进耳”[1]98。进一步思考，如果

该势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扎枪之势，历史上的诸多武

术名家以及军事将领绝不会将其置于如此高地位，笔

者也完全可以将其归为“立下即是”之势，而之所以

把该势置于“诈败之诱”之类，是因为该势不仅仅如

大众认知一般，仅作扎枪之用，相反，扎枪仅是该势

最后所呈现的杀势动作，而其秘在“诱”，“诱”在诈

败。所谓“诈败之意”即在对方攻击势头正盛之时，

我方先佯装体力不足或惧怕敌方，先作后退避其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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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在表层给对方造成我方溃败假势，但此时我心理

层面却时刻预备攻击，在对方大意放松警惕之时，我

方则找准时机，一发透壁。该势所含战术思维正是吴

殳所言的“会家难扎，我先作退意，发猛枪扎之，中

不中急跳出”[1]57。青龙献爪势暗藏战术思维之秘正合

于此，世人多不知。 

(2)白猿拖刀势。古诀云：“乃佯输乍回枪法，逆

转硬上骑龙，顺步缠拦掤靠，迎封接进弄花枪，就是

中平破也。”[2]216 通过分析古诀可知，该势应用的核心

思想是“佯输乍回”，而“佯输乍回”精髓在于“拖刀”，

即先向后坐身假装败阵(枪要故意被革开在地上)，而

后采用骑龙步“逆转硬上”。逆转硬上的过程中，如果

敌方枪头的位置在我方圈外则可以采用缠拦(先缠枪

后拦枪)；如果在我方枪器上方，则可往上“掤靠”(往

上崩枪)；如果在我方圈里，则用“封”(拿枪)。该势

与苍龙摆尾势在用法上有一定相似性，都是应对敌方

枪圈紧小类的革枪以及威胁较大的戳枪。不同的是，

该势在应用中融入“佯输”战术思想。同时，“佯输”

的战术又进一步决定了其身法必须存在“乍回”，也即

在身体后退抽枪的过程中便带有前进的契机。故从某

种角度而言，该势非常讲究利用身法摆脱敌方对我方

造成的威胁，其与苍龙摆尾势都属于二十四势中枪圈

阔大的枪势。 

3)守弱之诱。 

(1)边拦势、跨剑势。边拦势与跨剑势在技战术方

面具有极大相似性，故放在一起比较研究。首先，边

拦势“乃里把门封闭枪法，守门户有缠提、颠拿、闪赚、

上穿指股袖，倘他出马一枪迎，抱着琵琶埋伏”[2]208。

“里把门”决定了边拦势主要开内门(圈里)诱敌，可

选择的革枪以及扎枪手法较多，采用此势之时如果遇

到紧急情况，可变为抱琵琶势(见抱琵琶势详解)应急。

其次，跨剑势与边拦势不同，其“乃裙拦枪法，大开

门户诱他来”，即把枪头放在内门处，开外门诱敌，在

双方交手过程中亦与边拦势一样，应敌方变化而采取

多种革枪与戳枪方式。上述两势一左一右，皆为诱敌

之势。除此之外，在诱敌过程中应以“守弱姿态”为

主要对敌表现，所谓守弱即“假装自己弱势”，具体到

上述两枪势中，则要表现出在故意与无意中有意暴露

自身弱势(内门或外门的空虚)，进而吸引敌方来攻击，

这时一旦敌方上当，便可以蓄势完成革枪与戳枪。 

(2)铁翻竿势。古诀云：“乃外把门枪法。一截二

进蛇弄风，扑着鹌鹑不放松。”[2]209 该势与裙拦枪法的

门户观念一致，都为“外把门”枪势，即开外门诱敌。

不同的是铁翻竿势属于“黄龙飐杆”枪法，即革枪不

用手上动作实现拿拦，靠腰力摆动枪杆革枪，这也是

古诀中所记载的“截”，“截枪”之后“进”，所谓的“进”

即在截枪成功后立刻上后脚抢进压住对方枪器使其不

能起，此即“右拗步打”，也称“扑着鹌鹑不放松”。

该势步法(进后足)与“拨草”手法结合即是前述的鹞

子扑鹌鹑势。该势由于在诱敌革枪之后迅速进后足，

故在一定程度上延伸攻击距离，因此此势多被用来“以

短降长”。 

4)惊取之诱。 

(1)朝天势。如果说闯鸿门势实现前后方向“佯攻

之诱”，那么朝天势则更注重上下方位的“惊取之诱”。

如古诀云，该势“乃上惊下取枪法。摇旗扫地铁牛耕，

哪怕他拖刀诡诈”[2]212。由此可知，该势有两种应用方

式：一种是“上惊下取”，即先采取高枪惊扰对方上半

身，引诱对方举高枪革枪，对方被调动之后可以采用

“摇旗”“扫地”“铁牛耕地”等方式调转枪头或劈或

扎敌方下半身；另一种则是在我采取惊扰敌方之时，

敌方若没有反应或者反应较慢，可以直接发扎，直取

敌人上半身，“哪怕敌人拖刀诡诈”，也即不怕敌人采

取白猿拖刀对我进行下平枪的“诈败之诱”。 

(2)铁牛耕地势。该势与前述的“闪避+还扎”类

技法中的泰山压卵势极为相似，都为劈打之势，不同

的是该势融入一定的战术思维。古诀云：“乃急捣碓枪

法，硬去硬回莫软，唯有此枪无空。”[2]213 首先，该枪

法的突出特点是“硬”，这里所谓“硬”是指劈枪之时

势大力沉，劲力刚猛；同时在手法选择上有两种，分

别是“硬枪捣碓，软枪捺弯”，即如果我方用硬枪劈打

对方，则在劈打之后可借敌杆的反作用力弹起扎枪，

如果我方枪杆是软枪，则可选择将我方枪器打在地上，

而后根据枪器捺弯的反弹力起势发扎。上述是该势在

技术层面的基本解读，除上述技法层面之外，该枪势

使用的第二要点便在于其对节奏的控制。由该势之诀

“我忽变大凶枪披剪他前手二尺甚妙”“此忽変故妙，

深得用重大之神”[2]104 可见，此势精髓之处在于其节奏

瞬时转换，也即“忽变”。例如，在正常对枪过程中，

我方突然打破当前节奏，以疾速劈打对方枪器，进而

超出敌方正常预料扎击敌方，最后实现以“惊”取之。 

 

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24]。“二十四势”

在某种程度而言是历代习武者用枪经验的长期积累与

总结，其内涵技理较多、哲思较广，故一直以来会者

多对其内在技理保守，也因此导致缺少相应的学术研

究对其展开基本的复原与解读。研究以“势”之观念

为出发点，以“二十四势”为立足点，展开了对“势”

之观念的重建与大枪武艺“二十四势”的复原。然而，

随着对大枪枪势所存内在真义的考察与探寻，笔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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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晰古人所立“二十四势”之本义所在。其正如《孙

子兵法》中所言：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18]。枪

势又何尝不是如此，最基本的不过拦、拿、扎三枪也，

却基于这 3 个基本的技法演变出“立下即是”“用而后

成”“摆以诱人”三层次的完整“二十四势”枪法体系，

这不由令我们称绝。同时，在赞叹其智慧之时又逐渐

明了，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方便我们学习技艺，但同

时也限制住竞技对抗过程中本体所带有的自发性思

维。因此，在对势有全面了解之后，更应提醒自身“行

枪不可有势，势乃死法，存于胸中，则心不灵矣”。故

后学者应在基本技法掌握的前提下，学会基于对手反

应以及对抗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自身的改变，只有这样

才能灵而不滞、诱而不入、不破不立、既破又立，在

破与立之间将大枪武艺推向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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